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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医院急诊室 ICU的
病房前，簇拥着鲜花和水果，

总有人悄悄地来探视。
昨天上午，南京新协和医

院向老人捐赠了一万元医疗
救助款；

中午，南京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王嵬与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陈馆长

也带着慰问金来探望老人，王
嵬表示：市委市政府一直很关

注此事，老人病重，希望坚强
的她能挺过这个危机。

下午，当雷桂英老人走后
不久，又有三个年轻人风尘仆
仆地赶了过来，“我们是来自

北方的网友，在网上得知这一
消息后，就赶了过来。”他们
拿出1000元钱交给雷桂英家
人后，低着头伤心地表示：得
知这一消息后，我们就立马来
了，要来也必须来看看，因为
这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但我们还是来迟了一步，真是
很遗憾。”老人走了，爱心还
在继续，南师大师生的募捐仍
在进行，本周末他们将专程前
往汤山老人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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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个身，雷桂英吐出一大

口血水，守候在旁的儿媳李翠
兰细心地用棉签擦拭着，三天
了，她没有睡过一个整觉，为
了防止老人压在被褥上的身
体腐烂，李翠兰每天都要帮她
翻好几个身。

昨天一大早，快报专门派

车从汤山接来了雷桂英的弟
弟妹妹及亲属，探视过老人
后，大家都倍感难受：“太苦
了，她一生都没享过福，可怜

啊。”
看着插满管子的雷桂英，

一家十几口人开始商量，最终
决定去咨询医生：如果有一点
点希望，他们都将不计代价地
救治，如果一点点希望都没了，
那么他们将选择放弃，让老人

少受点苦，早点离开。
“会有奇迹吗？”
答案是残酷的，急诊室副

主任医师孙益平摇摇头坚决
地表示，“不会。她其实送来就

已经脑死亡了，也就是说她已
经脑死亡三天了，现在只不过
借助于药物与器械，人为地延
长寿命。”

一阵沉默，老人的儿子唐
家国艰难地开口，“我们放弃，
叫上救护车可以送我妈妈回

家吧，在家走这是她老人家的
心愿！”
“不可能，她走不掉了，

只要拔掉呼吸管，几分钟人就
没了，按照国家规定，人死后
是不能离开医院的，直接送火
葬场。”

闻知此消息的雷桂英女
儿、雷桂英妹妹还有儿媳李翠
兰抱头痛哭，抱在妈妈怀里的
4岁小重孙也跟着哇哇大哭起
来，“宝宝啊，你老太太没有
了，她再也不会和你玩了。”听
到这句话，似懂非懂的小孩更

是哭得不知所措。
红着眼睛的唐家国则几

度掉泪，“家都没得回，我们真
不孝，这两天我吃什么都吃不
下，妈妈从小带我……连她老
人家‘在家走’这么一个简单
的愿望都满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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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点多钟，雷桂英亲
属们似乎有了心理准备，脸上

多了一份坚毅。
“由于治疗，妈妈身上还

没穿衣服，不能让她光着身子
走哎！我们要去买寿衣，让她
穿得漂漂亮亮地走。”细心的
李翠兰表示。

一个多小时后，唐家国一家

买好了寿衣匆匆地赶了过来。
2点41分，雷桂英的至亲

全部进入监控室，挨个在放弃
协议上郑重地签下名字。

病榻上的老人，安详地躺
着，雷桂英的养女拿出指甲剪
为母亲小心地剪着指甲，儿媳

则打来一盆水，为老人擦洗着
身子，帮她穿上寿衣。

一切完毕后，医生拔掉了
老人身上所有的管子，边上的
监控器上，血压、氧饱和度线
立马拉成一直线，唯有心跳还
有显示，但数字很快下滑，从

107一会儿就降到56，然后就
是26。3点03分显示为零，心
跳没有，但仅仅是一闪即逝，
突然心跳又回到二十几，然后
越来越衰弱。

3点12分，雷桂英边上的
监控器上一切为零，所有的生

命体征消失，医生宣布死亡。
也许有了心理准备，监控

室里，没有一点点哭声。
3点44分，老人被装进蓝

色袋子，抬上小车出了急诊室
的重病监控室。

3点49分，老人被推进太

平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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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完成妈妈的心愿，

让她在家走，我们很难受，但
也没有办法。”李翠兰红着双
眼表示，“欣慰的是，她另一个
心愿帮她圆了，生前，她说走
后要把她葬在汤山教堂公墓。

我们已经联系好了。”
根据安排，今天一大早，

雷桂英家属就将前往江宁上
坊殡仪馆，9：00，待老人火化

后，唐家国将把母亲的骨灰带
到家里，为其举行一个简短的
告别仪式，“不这样，感情上我
实在过不去……”

由于老人信教，按照她生
前的心愿，明天起她将长眠于
汤山的教堂。

很多人都不知道，雷桂英还
有四个同母异父的弟妹。

大弟弟李荣林，72岁；小
弟弟李荣生，66岁；大妹妹李
荣英，69岁；小妹妹李秀英，
60岁。

得知姐姐生命垂危后，雷桂
英的两个弟弟与两个妹妹就一

直想到省中医院探望。
昨天，快报一大早就把他们

接到了医院。一路上，说起这个
姐姐，两个弟弟都一致夸赞她人
好，“我们五兄妹关系一直很
好，姐姐也很关心我们，那个年
代，她一有好吃的就留给我们

……就是脾气急，有点躁，而且
好打抱不平。”妹妹也告诉记
者，姐姐自己穿着很朴素，有好
的常偷偷拿来给她们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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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了，没什么可
怕的了，我也活不了几年

了，憋在心里难受啊！儿
子在电视上看到朝鲜的
老太太来南京找慰安所，
说给我听，我觉得我应该
说出来，与日本政府打官
司。”这是雷桂英老人去
年说的话。

这位勇敢的老人一
时感动了所有专家，上海
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
智良和妻子曾专程赶往
南京汤山，去探望她———
因为她是中国目前所知
年纪最小的慰安妇；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
经盛鸿教授曾在快报视
频聊天室里，对她给予如
此评价：“她是日军在南

京迫害中国籍慰安妇的
第一个活人证，她的名字
将载入人类追求和平、谴

责暴行的史册！”
昨天上午，经盛鸿教

授在课堂上给南师大历
史系学生上课时，临时
改变了教学计划，把快
报对雷桂英的报道作了
通篇解读，“很多同学都
流泪了。”下午，记者与
经教授联系上时，他已

经知道了雷桂英老人离
开的消息，“我非常难
受，一段时间连话都说
不上来，慰安妇，不是她
一个人，但只有她一个
人勇敢地站出来面对，
讨伐日军当年的暴行，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 70
周年，她的离去太可惜
了，我们失去了一个重
要的历史证人。”

经盛鸿表示，雷桂英
的一生太苦了，受过一辈
子都难以忘怀的伤害，痛

苦埋在心里那么多年，是

个值得同情的老人。“太
遗憾了！”

据了解，下个月，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学
会还将在南京召开一个
《南京大屠杀中国同胞遇
难 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
会》，美国、日本、韩国等
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将参
与，而雷桂英现身说法，

用自己的经历控拆日军
的罪行将是讨论会中的
重要议项，但这个特殊
的、重量级人物雷桂英
却悄悄地走了。“她的经
历比任何一个学者的论
文都有价值，她的离去真

的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意
味着与否认历史的日本
右翼战斗的斗士又少了
一个，尤其是南京大屠杀
70周年之际……” 经盛
鸿教授语气里到处充满
着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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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姐姐当慰安妇的经历，
四位老人闪过一丝尴尬，“我们
不知道，直到去年快报报道出

来，我们才知道这事。”大弟弟
李荣林告诉记者，妈妈是带着雷
桂英改嫁过来的，后来她又被人
“捡”回家当起了 “童养媳”。
“我太小了，什么也不知道，记
得姐姐是结了婚才重新回家的，
在那个年代，这是件丢人的事，

她从没有提起过，也没有跟爸爸
妈妈讲过。”

当提及他们知道姐姐是慰
安妇那一刹那什么感觉时，小弟

弟李荣生脱口而出，“耻辱哎！
不过，我们很快理解了，南京大
屠杀期间，多少妇女遭此劫难，
姐姐只是不幸中的一个，这更增
加了我们对日本鬼子的仇恨。”
李荣林则表示，当时感觉非常惊
讶，但是他很佩服姐姐的勇气，
“我支持姐姐的做法，我们就是

要向日本人讨个说法。”
到了医院，由于雷桂英在急

诊ICU监护，家属必须穿上医院
干净的白大褂，戴上口罩，挨个

进入。李荣林、李荣生两人就扒
在监护室的门玻璃上向里张望，
“看不清，只看到一些管子。”

过了一会，两人按要求换好
了服饰进入病房，“姐姐，我们来
看你了，你身体不是一直好好
的，怎么说倒就倒了呢？”但是

面对两个弟弟亲切的呼唤，雷
桂英什么也听不到，依旧紧闭
着双眼，睡得是那么痛苦。退
出来，李荣林告诉记者，“我摸
了摸姐姐的头，温温的，还有
点体温，但手伸到鼻子处，一
点气息都没有。到处是管子，

真是受罪啊，姐姐小时候就受
罪，没想到走的时候也受罪。”
李荣林眼睛模糊了，再也说不出
话来。

妹妹李荣英也哽咽着告诉
记者，“以前，每周三、周六我都
会骑着三轮车带着姐姐去教堂，

以后再也接不到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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